
SCANNER

很
榮幸能坐下來和藝術界的第二代─丁雄泉的子女丁迷雅

（Mia）和丁擎夕（Jesse），及藝倡畫廊的第二任負責人姚金

昌玲女士促膝詳談，細數丁老生前的點滴。他們3人彼此你一言我一

語的閒話家常，顯示著在這多變的藝術圈裡，這難得的第二代情誼比

什麼都可貴。要當上一輩子畫家或是藝廊從業員也難，更何況是守著

珍貴的關係，還再要延續到第二代呢！以下為《典藏投資》與3人對

談的專訪內容。

典　丁老於7年前的5月辭逝，在這個月份舉行畫展「丁雄泉：色彩交

響曲」是特意籌備以茲紀念，還是剛巧行程安排妥當？

金　容許讓我跟丁老一般直接吧！我無意刻意煽情，在這5月份舉辦

展覽是為配合參與「法國五月」的藝術活動。

典　請問您是怎麼樣規畫是次個展？可以和我們分

享您的策略和想法嗎？您對是次展覽有何期許？

金　這次畫展的作品皆是直接從迷雅在紐約的家和

擎夕在阿姆斯特丹的家挑選過來的，因為迷雅一般

藏有丁老於八○年代時在紐約的創作，而擎夕所藏

的則有丁老於九○年代在阿姆斯特丹時的繪畫，故

能為觀眾帶來一個較為全面的展覽。是次共展出20

多幅丁老的作品，包括3幅黑白作品，有被鮮花簇

擁的美女、五顏六色的雞、七彩的鸚鵡和把美女擠

在畫框一旁的馬等。中國畫的構圖講究留白，但丁

老的畫每每都會填滿。在這全新的空間和迷雅和擎

夕合作，說真的我是興奮較多於緊張，再加上外界

熱烈的反應，我情緒之高漲實非筆墨能形容。

上　藝倡畫廊「丁雄泉：色彩交響曲」展覽現場。

下　左至右為：丁雄泉的子女丁擎夕和丁迷雅，及

藝倡畫廊的第二任負責人姚金昌玲女士。

跨越世代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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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藝倡畫廊

專訪丁迷雅＆丁擎夕＆姚金昌玲



迷　重回中環的展覽空間讓我有恍如隔世之感，一切好似是熟悉既又陌生的感覺撲

面而來，幸好街道大致上沒變，隨街走走寫意閒逸。

擎　是啊！熟悉的環境勾起林林總總的回憶，在這嶄新的空間舉辦亡父的畫展確實

別有一番情結。

典　請問您們有沒有計畫，為丁老籌畫從歐美到亞洲的美術館等級的展覽？

迷　關於籌謀巡迴藝術展，我們的確是有此打算，於去年10月巴黎賽努奇博物館

（Musée Cernuschi）舉行的「丁雄泉：採花大盜」，我們正在和香港藝術館商

議，也有和上海文化當局討論合作的事宜。此展覽有高達100幅畫作，包括早期的

抽象作品，籌備的過程可算是緊張刺激萬分，充滿壓力，生怕做得不夠恰當。可是

當回顧展順利開展並於今年2月底結束，一切都深感安慰及值得。

金　迷雅你所說的我也感同身受，不要看我們在去年舉行紀念我們畫廊成立35周

年的特展時，其籌備功夫可是從兩三年前已經開始了。而今次的展覽畢竟是一個銷

售展，作品挑選望能迎合客戶的需求，我當然希望所有作品都能銷售。這跟我們7

年前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大型回顧畫展「丁雄泉（1928-2010）一生愛花」不一

樣。

典　目前，丁老的作品，在畫廊的經紀代理方面，亞洲是藝倡與龍門雅集。而歐美

市場部分是怎麼規畫的，例如有沒有專門負責經紀代理的畫廊？

擎　歐美地區來說我們比較著重學術研究和討論，對市場或畫廊那方面較少接觸和

注重。比方說要不是從我父親在40歲時已捐出40多幅畫作給賽努奇博物館，博物

館長也不會因為修復而聯絡我們，從而開啟美術館大展之路。為配合這個大展所著

的圖錄收錄了許多重要的論說，成為舉足輕重的文獻資料。這些都是我們極為珍視

的文化遺產，也是為了父親保存下來的名聲。

迷　是啊！你知道書信文件的出現引領學者探討更多的議題，然而這些學術研究和

討論對藝術家能力的肯定尤為重要，從藝術運動的參與到藝術史的影響皆有著舉足

輕重的地位。亡父的畫很陽光燦爛，七彩繽紛的顏色襯托得一切生氣勃勃，感染觀

藝倡畫廊「丁雄泉：色彩交響曲」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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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者的心情，但如此可能因此忽略了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然而賽努奇博物館的展

覽詳細解說了他作品裡討喜的原因。我做夢也沒想到和博物館的合作能成事，回想

當初我還一直笑他們怎麼堅持一定要在巴黎修復，怎麼不把藏品帶來香港修復呢！

畢竟對宣紙的處理，香港的專家較為熟悉，亦不用這麼久的時間。早於五六○年

代，那時就算是博物館也不太會保存紙品創作呢！

金　也讓我補充點來說，丁老早於八○年代已在西方享負盛名，遊走於世界各地舉

行展覽，為真真正正國際級的藝術家。我母親金董建平女士早於31年前開始把丁老

的畫介紹來香港，至今已先後為丁老舉辦了20多次聯展，及至今為止第10次的個

展，也把他的作品帶到上海和新加坡等地。

典　在藝倡畫廊的客戶群體裡，目前有香港本土的藏家，以及其它地區的藏家，可

否請您分享在主要收藏丁老作品的群裡有哪些區域，以及藏家的比重？不同地區收

藏家對丁老作品可有不同的喜好？

金　丁老的作品深受國內外收藏家的愛戴，實在是很難把藏家們歸邊分類。同樣地

亦很難把其畫作歸類，因為他的畫非正規，他不模仿人，也不受他人影響，他有自

己的風格。

迷　我覺得這彷彿有如現代人的成長生活方式，很難清楚地分門別類，譬如依我來

說，我有一半中國人血統，可是我在美國出生長大，現在仍於紐約定居。

擎　對啊！而我更是後期隨父遷居至阿姆斯特丹。父親的作品同時俱備中西元素，

不只代表一種口味或一個城市的，而是結合許多自身的生活體驗，多個城市揉合

其中。他的筆觸是中國水墨畫的方法，用毛筆或墨筆繪畫線條在宣紙上，融合中

國水墨畫的輕柔飄逸和西方畫的鮮豔色彩。其實父親自19歲那年去巴黎闖蕩，並

與「眼鏡蛇畫派」（CoBrA Group，名字取自哥本哈根、布魯塞爾及阿姆斯特丹的

英文簡寫）多位成員成為好友。30歲那年再移居紐約，當時正處於抽象主義蓬勃

期，他跟多位抽象主義及普普藝術畫家如法蘭西斯（Sam Francis）和安迪．沃荷

（Andy Warhol）等成為好友。他參與多個藝術運動，可是從未把自己看作是哪門

哪派。亡父為人爽快直率、狂野奔放，而這種充滿魅力的個性也投射在他的畫作

上，筆法不拘小節、不受束縛，為觀眾帶來視覺上的震撼和共鳴感，致使深受歡

迎。

藝倡畫廊「丁雄泉：色彩交響曲」展覽現場。



典　丁老作品的主題多圍繞美女、動物及花卉，風格統一獨特，色彩明麗，筆法瀟

灑，叫人看得心花怒放。那請問您們最喜歡他筆下描繪些什麼？這些又帶給您們什

麼樣的感覺呢？

擎　硬要說的話，那我選父親筆下的美女。他一生喜愛女人，曾說過：「無論多醜

的女人，都有美的一面。」其實他是喜歡任何美麗的東西，我們在阿姆斯特丹家的

花園裡種滿了花，有牡丹、玫瑰、山茶花、朱頂蘭、洋葱花等，這也是父親愛花的

緣故。當然有時候也是看心情，可能突然之間會對其黑白作品有共鳴。可是總觀來

說，無論主題是孔雀、魚兒、鸚鵡、女人及馬，顏色總是紅黃綠藍，其用色之大膽

無出其右。說實在的要把那麼多強烈的色彩拼湊在一起，各個色系獨特地盛放，然

而放在一起卻又帶來新鮮的官能刺激，那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比方說要是沉黑的

色系，想必配搭起來也容易，只要帶出沉甸甸的感覺則行，可相對來說眼球必不會

受到衝擊。

迷　我最喜歡他的風景和靜物畫，如魚缸和桃子，感覺平靜舒服，很適合家居布置

平添和諧寧靜之感。

金 也許是女人和馬吧！你看我們這次展覽的大尺碼畫作，便是以它們作主題。

老實說丁老的畫彩色豐富豔麗，教人如何不愛他呢？要選最喜歡他筆下描繪些什

麼實在是太難了！他的畫風浪漫熱情，花團錦簇展示著多彩的活力，令人目不暇

給。繽紛的色彩、簡單的線條，皆具情緒治療的作用。其作品鮮烈的用色及豪邁的

筆觸，盡顯丁老的個性，而他亦毫不掩飾地將之呈現人前。你看有些人喜歡他的裸

女，有些不，這全然是很獨立的個人品味。

典　丁老在生前有沒有特別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到了？不論是創作，或者是人生

的其它夢想。

擎　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家是由棄置的小學改建，父親的畫室更是由室內籃球場改

裝過來，可想工程之巨大和複雜。可是這無疑能為充滿魄力的父親提供充足的空間

和光線，讓他每天都能畫畫。每每在創作一些大幅的畫作時，可消耗很多的精力，

要很有力量才行。遺憾的是，他未能完成其詩集的編輯出版，致使大眾對其詩文稍

稍陌生。

迷　可惜的還有亡父希望能為《聊齋誌異》繪畫插圖，他可喜歡鬼故事呢！一點也

不怕。他希冀能製成畫冊般，可能不一定按圖索驥而刻板的繪畫，而是充滿詩情畫

藝倡畫廊「丁雄泉：色彩交響曲」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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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活靈活現地表達，透過父親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新奇有趣地展現出來，這些插圖

可被看作是每一幅獨立的創作呢！雖說父親大半生漂泊在外，可是他的興趣和品味

卻傳統至極，他喜歡詩詞歌賦及經典中國文學。常慨嘆說：「好些中國巨著被西方

翻譯得哭笑不得，真希望自己能親自翻譯，使其充滿詩意， 讀起來賞心悅目、稱

心如意。」可是說到亡父生前想要去做，並最後做到了的，那不可不提已出版了多

達10來本的藝術專書。

典　畫廊早於2009年從中環搬到香港仔，今年再回到中環開設新的據點，可否請

您介紹一下此新空間。將來可有地區性以至世界性的籌組策略？您希望畫廊建立起

什麼樣的形象？

金　說得誇張點重回中環彷彿是回歸文明世界，我感覺就好像是終於破殼而出，工

作之餘我可以處理私事，如到銀行走一遭，或是去樓下花店買花，中環實在是方便

多了。目前香港仔展覽空間是預約拜訪時間，當然展覽還是會一直在做，對於此空

間的運用可是充滿可能性。說實在的我對參與藝術博覽會比在各地區成立畫廊有興

趣得多，效益更為顯著，也明確地符合我們的切身需要。我們將於10月參加台北國

際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也會赴上海出席藝博會，把我們所認同的藝術家介

紹給大家。

典　兩個畫廊空間會有哪些一樣與不一樣的展覽企畫？請問您是怎樣看待這兩個空

間在舉行展覽的成效？可否和我們分享您們在這兩空間將來的策展方向和策略，以

及與各個空間的互補？兩個空間可會互相搭配，還是它們會獨立於運作？

金　目前我對香港仔展覽空間還未有完整而統一的概念，畢竟在中環這新的空間才

營運了3個月，所以我希望到年底當事情比較有估算和把握時，才作最後決定。但

現在為止，個人傾向還是期望兩個空間可互相搭配，香港仔展覽空間尤其可以專注

於推廣新晉當代藝術家。我在去年籌備畫廊35周年的特展時，無論是同行或是藏家

客戶，皆對我母親在推廣中國當代藝術的貢獻表達出由衷的讚嘆和感激，我深受感

動。確實我母親和當代藝術巨匠如趙無極和朱德群等都有緊密的書信往來，我覺得

這些文獻檔案要是能整理出來，必定能提供珍貴的歷史資料，也為我們畫廊帶來珍

罕的回憶。特別是我們為此特展出版了畫廊歷史專著，其中節錄了許多和藝術家們

之間的書信，它們提供寶貴的資料讓讀者可以更瞭解藝術家的為人及個性，並從中

體會創作時的思緒。

丁雄泉《愛情鳥、玫瑰與桃子》．丁雄泉《愛情鳥、玫瑰與桃子》． ×× ．．

宣紙上墨、塑膠彩．宣紙上墨、塑膠彩． 年代。年代。

丁雄泉《春色滿園》．123×243 cm．宣紙上

墨、塑膠彩．1990年代。


